
那天早上，我和妹妹推着轮椅再次陪着

母亲去旧中医院热疗。到热疗室门口，我扶母

亲从轮椅上下来，让母亲坐在凳子上缓口气，

自己顺手放下装有母亲热疗时用的毛巾、水

杯、手纸之类的纸袋。

没等我回过身，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顺着声音寻去，原来是我高中时的一位同学。

我问她陪谁热疗，同学说是她的婆婆。这让我

一下想起了前几天，这位同学在朋友圈发的

一对老人同时住院的文字和图片。我急忙询

问了两位老人的身体情况，又问同学“你的老

公呢？”同学笑着对我说“出门去了！”我愕然！

同学口中所说的出门就是外出务工去了。我

又问：“那轮椅呢？”同学说：“我放到一楼过道

里了，然后把婆婆背上来！”我忍不住“啊”了

一声！连声说：“你真厉害！”同学冲我笑笑，补

充道：“婆婆老了，长得瘦，不碍事的！我打量

着同学不太结实的身板，带着好奇的心掀开

热疗室的门帘，朝病床上看去，只见一位六

十多岁的老人平躺着，热疗的仪器正对准她

的腰部，看上去并不是她口中所说的那么瘦

弱。我又问：“两位老人同时住院，你一个

人能照顾得过来吗？孩子们的中午饭怎样解

决？”

同学给我解释：“公公虽然患有高血压，

支气管炎，行动缓慢些，但还是可以料理自己

的生活，倒是婆婆腰疼，走不成路，这几天都

是公公先和我一块陪着婆婆来热疗，然后一

起吊水！今天早上我硬是没让来，免得他一走

快就呼吸困难。公公一天吊两瓶水，婆婆一天

吊一瓶水，吊水结束后就能互相照顾，上个厕

所之类的。我就赶回家做饭，再送饭，晚上他

们二老就睡在医院，我回家管娃。有时候，娃

她姑姑也过来搭把手，替替我！”看着同学自

信的目光，我忽然觉得有时候我对母亲的态

度，不觉惭愧。母亲是生我养我的人，给了我

生命和养育的人，我怎么能在母亲面前耍孩

子气而不尊重老人的想法和她狡辩呢。

接着，同学又问了我母亲的情况，我们两

人不由地感慨：“人老了，身体或多或少都有

毛病，这是自然规律！”

坐在一旁的母亲听到我们的谈话，连声

对我的同学说：“你是个孝顺媳妇！”接着母亲

给我的同学讲起了她自己的情况，说她有病

这三个月，儿子、女子、媳妇都在她跟前很好，

她只是感觉太拖累娃娃了！同学安慰我母亲

说：“这说明你的家风是好的！”

母亲当然不知道我同学嘴里说的家风是

啥，只是一个劲地自责拖累子女太多。在母亲

眼里，养育子女长大是她的责任，子女养母亲

老是对子女的拖累。这让我情何以堪？

我的这位同学是东小的一位老师，因为

老公长期外出务工，家中老人无人照顾，一

年前刚刚从乡下调回城里，她一边教书育

人，一边照看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起居，任劳

任怨，从不说累。做到了用实际行动释义自

己的家风和为人师表的典范，我想：哪个孩

子如果有缘与我的这位同学相遇，肯定会在

她耳濡目染、身体力行的环境下，幸福茁壮

地成长。我也相信：有同学这样以身作则，

她们的家风一定会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受到

他人的尊敬。

姻（甘肃）王充慧

一个昏黄的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一

只白色略带有花纹的猫，丝丝闲情流露在举

止仪态上。时而踱步，时而跳跃，在房屋田野

间跳跃穿梭。

淡淡的幽香萦绕在田间地头，带有梦幻般

的神奇，小白猫看到了一只硕大的老鼠，可能硕

鼠就是这么来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

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

爰得我所。”大老鼠啊大老鼠，你不要吃我种的

麦子，我侍奉你多年，你却不回头看看我。我一

定要摆脱你，去寻找幸福，寻找那乐土。

小白猫就这么看着那只硕鼠，说不上喜

欢，说不上玩弄，可能就是猫戏老鼠这么简单

吧。

惊鸿一瞥，在硕鼠回头的刹那，一双乌黑

贼亮的眼睛印射在白猫那单纯无邪的双眸

中，再也挥之不去，就这么确认了眼神。

放松，放任，甚至给它找来食物，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的行为，旁人以为，猫，都不会捉

老鼠了。

就这么过了许久，许久，从陌生到熟悉，

一点一滴凝结起那可怜的心有灵犀。谈着天，

说着地，说说人生，说说世界，似乎总有说不

完的话。在相拥的季节里度过了多少个日日

夜夜。

“你说，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世界很大，牵着你的手，分不清东南西

北。世界很小，只容得下我们。”

“哦，再大，我们都能走遍”

“猫，会娶老鼠么？”

说着说着，困意就在敲打着眼皮，哈欠在

口中连连不停。闭上双眼，夜也就深沉起来。

那一年，瘟疫爆发，两个国家间的战争，

动用了生化武器。所有的矛头指向了鼠类所

携带的病菌。

不相信会发生这些，白猫也痛苦，也苦

恼，它带着硕鼠离开了那块土地，离开了指责

与谩骂。

远走他乡，望不尽的延河川，生生弥漫的

信天游，烙在神魂里的故土情。走过了一山又

一水，风雨又一程，遍地狼烟，避无所避，逃无

所逃。

它们也就不再寻找，硕鼠斜靠在白猫的

臂弯，火红的一样斜映下，硕鼠永远的闭上了

眼睛，曾经的嬉笑，一幕幕闪现在眼前，嘴角

勾起了一抹笑容。

白猫，若有所思，带着声声哀情，唱起来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泪水早已不能自已，哭红的眼眶，发肿的

脸庞，谁又能嗔怪这一切，再也回不去的故

乡。抽噎着的气息，断断续续的唱道“硕鼠硕

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

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

一条国道，从县城郊外笔直延伸而过,时
有长途货车、客车过境。司机们往往在路边一

颗大榕树旁停下，奔向树底下的一个粥摊。

两条长凳上横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摆放

着十几个塑料盒，里面装满了酸辣椒、酸姜、

酸萝卜、酸豆角……一盒一样，绝不雷同。

炎炎夏日，人还没有走近，醇厚浓郁的酸

野味已经扑面而来，感觉燥热的身体先凉透

了下来。只需摸出四块钱，就能买到一海碗玉

米粥或白粥，酸野任吃，食客们吃得肚皮滚

圆，酣畅淋漓，直呼“痛快”。

每每这时，摊主要么悠闲地摇着蒲扇,要
么笑呵呵地忙这忙那，整个人慈眉善目。摊主

姓张，大家都亲切叫她张阿婆。大家来喝粥，

都是冲着那诱人的酸野来的，可也有人对那

酸野视而不见。

那是一个热浪滚滚的中午，夏蝉嘶吼,张
阿婆粥摊旁，突然“咔”急刹声响，停下一部半

旧不新的面包车。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汉子

跳下车，屁股刚落座矮凳，手端大碗急急往嘴

边送，也不送菜，“咕噜咕噜”几声，大碗眨眼

见底。随即手往灰脸“啪啦”一抹，黏糊糊的一

道道浊汗“滴答”往下滴。

接着扔下一张钞票，“不用找钱了”言毕

离座走人。张阿婆还在低头找零时，车子已经

“轰轰”发动。等到她手抓散票“喂喂”追出来

时，面包车已经颠簸着离去了。

开出几十米外的车子屁股后盖突然弹

开，滑下一个物件。张阿婆看见了，扯着喉咙

喊了几声，然后迈着碎步慢慢走过去，一看，

是一个帆布包，胀鼓鼓的。

“先帮看管吧。”张阿婆想。包太重，她连

拉带拖带回摊边时，已经是气喘吁吁的。啥东

东呢?张阿婆弯下身子，皴裂的手一只扶着袋

子，一只扯开拉链，“哗啦”袋子打开了，只一

瞅，张阿婆差不多掉光牙的嘴巴张成了“O”型:
一刀刀红彤彤的老人头，调皮地挤出饱满的

袋子！她竟然有些手足无措，上气不接下气。

她慌忙环顾四周，人影都没一个，这才

拍拍心口，慢慢缓过气来。“一定是上天可怜

我这苦命老婆子，开眼了，谢天谢地。”张阿

婆双手合十，喃喃自语。老头子趴床多年，也

该带去省城医院看看了，老房子也该翻建了，

儿子也该谈媳妇了……

她边心里盘算着，边手脚麻利地收拾锅

盆碗筷，放到一只箩筐里，另一只箩筐里放进

那个帆布袋。扁担两头往两个箩筐套绳一穿，

弯腰起立，张阿婆挑起箩筐就往家里赶。

“不偷不抢，送上门的，不要白不要。”张

阿婆边走边宽慰自个儿，走着走着，她的脚步

慢慢放缓，走在村边时候，已经停了下来不走

了。

那张长满络腮胡子的脸一直闪现在她脑

海里，那张脸写满了焦急不安。

“这主儿像是被鬼催一样心急火燎的，敢

情是出了什么事，说不定这些票子就是救命

钱咧！”张阿婆脸有些滚烫起来，她轻轻叹了

一口气: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要不一辈子

都不安生的。这样想着，张阿婆就转过身，往

自个的粥摊走去，箩筐欢快荡悠，脚步轻盈有

力。等啊等啊，张阿婆望穿了眼，终于远处传

来“滴滴”焦急的喇叭声。

“总算把你给盼来了，来，数数。”心急如

焚的络腮汉子“啪啦”开袋，颤抖着手点钱。他

突然双膝跪地，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说：“阿婆，

您可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啊。”张阿婆慌忙扶

他，嘴里念着：“使不得，你这是折阿婆的寿

呢。”

临走前，络腮汉子掏出一捆钱，硬塞给张

阿婆，阿婆推了回去。他再三坚持，她就拉下

脸说:“这是你的血汗钱，你想叫阿婆晚上睡不

着觉吗？”络腮汉子重重给张阿婆磕了几个响

头，抹着眼泪走了。

张阿婆心口石头落地了，红枣干般皲裂

的脸上荡漾着笑意。

傍晚时分，张阿婆前脚跟刚收摊回到家，

儿子后脚就跟着回来到了，手里提着熟食和

一包东西，疲惫的外表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娘，咱今晚加菜，也帮爹抓了些药，我们刚发

了工钱。”

晚饭后，张阿婆泡洗全家人的换洗衣物。

当她扯过儿子衬衫时，一缕缕汽油味飘入鼻

子。“咋回事？”她嘀咕着，忙冲里屋喊：“仔仔，

出来！”

儿子出来看到老娘手里举着的衬衫，摸

着后脑勺笑了：“怕你们二老操心，本来不想

讲的。”“讲！”张阿婆口气不容置疑。

原来儿子在一个远离县城的建筑工地做

工，包工头很孤寒（本地话，吝啬的意思），大

家伙催要预发部分工钱，他总是说全部完工

才发钱。今早工友们怒火终于爆发，围住包工

头讨薪，闹了半天也没个结果。就有个急着用

钱的年轻仔身上一淋汽油，抱住了包工头女

人，手持打火机逼着他去找钱，吓得他赶紧开

车往县城赶。

“当时我想，出了人命可不是闹着玩的，

赶紧抱住了那个伙计，紧抓他握住打火机的

手不放……”

“我小祖宗哦，吓死你娘了。后来呢？”

“我嘴里不停劝着，一直苦撑着，好容易

瞅回包工头，却…….”
“哎呀，急死你老娘了，后来呢？”

“那家伙脸都变白了，傻愣着，嘴里念叨：

完了完了……钱明明放车上了呢。这会儿他

说啥 大家伙都不信了，人群炸开了锅，那个

楞头青发了疯一样要按下打火机，我死死控

制住他，冲工友们喊：咱再信他一回！又冲他

吼：你他娘还不快点去把钱弄来！”

“那后来呢？”

“下午的时候，钱总算弄回来了，大家伙

这才放过他，我抢过了打火机，悬着的心才从

嗓子眼滑下来，坐下来后感觉腿脚都不是自

个儿的了。”

“作孽呀，三条人命，差点……”

“娘，是五条人命咧，后来才听说工头婆

娘有几个月身孕了，是双胞胎呢。想想都后

怕，假如那家伙不拿钱回来，那把火一点

……”听得张阿婆心惊肉跳。

“工头硬塞我一沓钱，我推回了，娘不是

说过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吗？那家伙哭啊，

一脸的大胡子都挂满了鼻涕眼泪。”

“大胡子？”张阿婆愣住了。半晌，她叹气

说：“一念善恶，一世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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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暴风雨来临之际
姻（四川）贾勇虎

一
当长风，把昔日
曾为你拼命鼓掌的手指
突然攥上，当潮声
挟着十亿浪花，和着七月的暴雨
忽地窃改和吼出了
当年一位军人的诗句———

XX，你不能这样做！
XX，你该———洗一洗！

中国，那些逃税洗钱的“星”们
你们感觉到了吗？听到了吗
暴风雨———来———啦！
是这样猛，是这样急
是这样的，以摧枯拉朽之势
以雷霆万钧之力！

二
我是盐。十万年深埋于地底
一经出世，人类三月没我
就会像衰草般枯竭
但我何曾，把身价涨到千元一克
我是电。是水火交媾的宠儿
一但不来，城市千家万户
瞬间成为瞎子
但我何时，把每户宰到万元一夜
我是油，我是气，为争得我
天下的权力、军车和核弹，都在拼死抵力
但我又何时，流到哪里
非要水军送上鲜花和恋曲

当然，我更不知道，什么叫偷税
只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关联着四个
能让大地震颤、江海怒号的大字
———民———生！
———民———意！

三
你们，真的，真的是
太把自己，当那么回事儿了

你总以为，你生得帅，长得丽
没有你，天下影视都成不了宴席
你总以为，你光鲜，你牛气
你那千百万粉丝
比人民的军队还有战斗力
因此，你无法无天
你毫不客气！你向天下伸出了手，让人们
把掌声给你，把鲜花给你
把奖杯给你，把股权给你
然后，你飙着豪车，价值千万
你狂购别墅，动辄上亿
你脸不红，心不怯
竟还，比上比下比左比右不满意
还要用阴阳来投机
还要用偷逃来掠取
恨不得明天的中国首富
不是实业家，也不是开拓者
而是一位
绯闻满满的“戏子”

四
我是父亲，私下里，我多希望我的儿子
是你。去剧组跑跑
就会捞回一个蓝领、白领
十年也挣不到的津贴
我是爷爷，睡梦中，也祈愿我的小孙女
像你。眼睛撞上一个飞蚊
也让上万粉丝，哭红了眸子
但我不能啊，因为我明白
地震废墟
需要拨烂千双手指
长堤堵洪，需要划伤万副身躯
卫星、航母、绝密建场
需要十万条生命
栉风，沐雨，失联
甚至顾不上，远在异乡的孩子妻子的
健康和贞洁……

是的，我不能，我明白
我的国，我的地球
可以，一百天不看戏！
没有影视，还有小说
没有小说，还有小诗
如果这些都没有了，也不是问题
但绝对不能没有
食品，能源，医疗和教育
绝对不能没有，街头的警察
边防的卫士
他们的职守，比你一千倍的神圣
比你一万倍的了不起！

因此，我要说，这个天下
这个天下大国之人，怎么能全都像你
都像你，就喝西北风去
十三亿人活命，岂能只是
听戏和唱曲？

龙门谢师
姻（四川）杜阳林

群贤毕集汇宝山
湔水流长度玉坤
气度风神高境界
襟怀情愫妙人生
暮春修禊行书载
豪兴临笺逸赋成
极品辉光千万代
世称恩师巴蜀惊

又到七夕，提起那冰凉的笔，没有秋日和

暖，却有过早霜冻。想说的，却什么也没有。不

想说的，却是千言万语。

从何起笔？又从何画上句号？这都是无法

想像的未知数。让冰凉的笔头紧挨着酸酸的

鼻尖，就那么狭隘碰触，直到鼻尖暖暖，笔头

不再冰冷。双眼里，泛起那早已闭幕的过往，

真不知从哪一幕戏开始，也不知从哪一幕戏

结束。

只隐隐觉得如梦如幻，飘飘渺渺。平铺的

白纸上，等了半个世纪，就是想落下那句涩涩

玉言，直到彼此心都破碎，彼此情都伤尽完

美，直到青春被岁月吞噬，爱恋被风雨冲淹。

那一句磐石般玉言承诺依旧封存于心底。

世上没有说不出的话，却有做不到的事

和完成不了的担当。也许，彼此从一降落到人

间，便开始重蹈牛郎织女那幸福而甜蜜的悲

情故事。不知有多少个七夕被无情与冷漠遮

掩，又有多少个不属于自己的七夕里，在田

园，在山岗，在闹市躲藏。

放飞心灵，让心灵四处飘荡。前面有风，

也有雨。之后的阳光，是暖意，或是嗤人。不必

刻意去问，也不必认真去想。无拘无束的飞

吧！最高峰的挺立，也不过是一颗麦芽糖不小

心粘贴在墙壁最凸处罢了。

将白云远远甩在后面，过了最蓝天空，依

旧在宇宙里张望，依旧在宇宙里流浪。有一片

海，没有湿湿的雨滴声，没有美妙的音乐响

起。却深深网住纷飞迷茫，网住栖歇方向。柔

风一阵阵狂野飞奔，丝雨一阵阵斜飘舞烟，宁

静在一波波翻腾…… 四季都是波澜的安详，

四季都是忧伤的别离。

管不住心灵，总会跳膛四扑，跌宕沟壑，

起降山峦。伤，一次次撕裂，痛，一次次冰麻。

收掠一己的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却是凝滞

的现在。如果有汪清湖，我会让心拥着你的温

馨净洁永潜。 如果有道彩虹，我会搭着那乱

了眼眸的虹桥划过，即便踩空跌入深渊也会

畅然。心情与肉体碰撞，血淋淋的肉体没法困

缚那想要张飞的心情。

挣断的锁链零落一地，留下的只是溅花

眼帘的金星。想要飞去的不是无限膨胀的欲

望，却是拥抱四季的温馨自然。

楼林里，屏蔽污浊，吮吸甘露，收掠清新。

山野里，空旷透底，横扫孽障……害怕的不是

抬头看那雨后的彩虹，而是颤微的遮掩那撕

裂后的疼痛。花香的春风轻轻卷着思念远去，

恬静的秋月用清凉平抚涟漪。

我在花落叶黄一角久久蹲望。厚翠的竹

绵里只有栖歇的鸟儿在细语，高苍的桉柏在

对着白云传递着我那淡淡的相思。冷了，一地

残叶扑卷着零乱思绪，慢慢被雨露浸湿，就那

样，眼睁睁看着被质腐。拾不起一片像样的残

叶，小孔处也疏漏了根根思绪。

七夕，也掠夺了那唯一柄存的眸望。翻出绝

望底子，春天般容颜依旧，只是过早奔向深秋。

水在沉沉低吟，风在颤颤抚慰。 谁也安抚不了

忧伤，忧伤却把谁都给感化。岁月对谁都不留

情，带走的都是美好，留下的都是忧愁。

每个人的青春都会被剥饰，唯有深藏心

底爱恋却永远也带不走。那千千纸鹤早已褪

色，那厚厚笔记早已封存，那写满相同名字的

薄薄纸上也沾了一天一点思念的尘埃。诉不

尽，无穷酸涩，道不完，别离愁苦。

唯有那鹊桥偶遇，才能真正涮尽所有心

思。人世间，没有谁对谁错，只有珍惜与放

弃。恩恩怨怨天生就是拿来折磨人的，折磨

那不爱平静的心灵。多少个日夜，多少个七

夕，眼泪都化作了云烟，思念变成了流水。

一天天，一年年，玻璃心碎了又沾上，沾上

又打碎。

一直想着七夕夜，就那么短暂的踏空奔

月，就那么随风抵霄。爱，复杂得只剩一片空

白，爱，幸福得只剩一滴眼泪。灵魂，早在你身

边萦绕，肉体，却还在拼命硬撑。七夕夜，平铺

的白纸上依旧没有落下一个字，只有那一滴

热热的酸泪浸湿着薄薄纸笺。

像平湖里一滴水，荡起千千万万个相互

环绕的圆圈，我就是最里面那小得无影波圈。

被月光粉妆，被云层幽掩。轻轻放下那只被双

手握热的笔，梦魇的心早已远去，去那被人遗

忘的地方！

姻（四川）何家祥

会娶猫的老鼠
姻（陕西）何凯凯

卖粥阿婆
姻（广西）苏龙

七夕，只是一场飘渺的等待

家风是一种传承


